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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唐词意境的审美特征及其建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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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唐词素来享有“词坛奇葩”之美誉，其意境的审美特征以“哀、美、冷、雅、真”而著称，南唐词人对其意境

的建构从意象的选取入手，借助古典诗歌的比兴手法，利用各种修辞艺术，使情景相融。从而达到物我同化，超越自然，浑然

天成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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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一朝的兴旺仅于初建时昙花一现，此后国势就日渐

衰败，内忧外患不断，直至亡国。身为君主和宰相的南唐词

三大词人，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步步走向灭亡而束手无策，

其内心的焦灼、感伤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把这种悲痛

忧虑，感伤无奈的情感注入词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词引上歌

咏人生的途径，使得词的格调和意境远远超越了前代浮华靡

丽的花间词而特色独具。

一、南唐词的审美特征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在此。”[1]又说：“言气

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2]王氏论词视“境界”为词的

精髓，并视为判断词高妙与否的标尺，词的优劣、美丑取决

于境界之高低，而王氏十分称道五代、北宋词的原因就在于

其境界之高。

南唐词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其意境的“哀、美、

冷、雅、真”五个方面。具体的说就是：由时代衰亡所引发

的感伤词境，由江南风情熏陶而成的柔美细腻之境，由乱世

悲剧造就的幽怨凄冷之境，由花间词引导而又破茧成蝶的雅

化词风，由真物真情交融而形成的至真境界。

（一）“哀”——时代衰亡造就的感伤词境

“哀”是指因忧患意识所导致的悲剧之感，并由此为基

调所创造的感伤之境。由于时代的原因，李璟、冯延巳和李

煜所作之词都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哀伤之感。其词作大多或沉

郁悲凉，或感伤忧郁，或因哀痛而呼天抢地、反复唱叹，总

之，不管以何种形式何种程度表达情怀，由此而形成的独有

的深入骨髓的极度悲凉的艺术境界均感人至深。

（二）“美”——江南风情之柔美细腻之境

“柔美细腻”是南唐词的又一特点。

南唐词柔美婉约，细腻婉曲之美，在上述三人词中表现

得颇为充分。至于从柔美中透露出的凄凉悲怆之感又可见其

“细腻敏感”的特点，并因此而销解了花间词娼俗靡丽之气

而独具文雅之风。

（三）“冷”——乱世悲剧之忧怨凄凉之境。

正如上文所言，二李一冯词之“哀”境一人深过一人，

而“冷”境则又因“哀”境而生。所谓“冷”是指词人因忧

愁哀怨达到极点，转而无言的状态，是承呼天抢地的倾诉之

后心如死灰的冷寂。他们深知一切努力挣扎均无济于事，他

们也明白无论前景如何堪忧，自己已无力改变，故只能按自

己的生活方式艰难地却看似块乐地存活下去，挨过一天算一

天。所以南唐词人总是难有全身心投入的真正的欢乐，即使

身处歌舞楼台，哪怕夜夜笙歌，酒阑人散后仍忧怨凄凉。总

之，南唐词已在花间词香艳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凄凉之

意，从而营造出凄冷幽怨之境。

（四）“雅”——弃娼俗之气使词风趋于雅化

“雅”，即文雅、雅致，是南唐词的又一突出特点。这

里的雅是相对于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而言的。花间词呈

现出的是一种浓妆艳抹，香艳淫靡，带有娼俗的风格特征，

而南唐词则去其娼俗之气，呈现出清丽淡雅之美。王国维所

说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指的就是南唐词扬弃花

间词而由俗至雅，由浓至淡，由斧凿痕迹甚重到浑然天成的

成功转化。南唐词在意象选取和写景的自然化和抒情的率真

化上等方面均显得格外文雅，从而使词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

了娼俗之气而文雅化。

（五）“真”——真物真情共造至真境界

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

则谓之无境界。”他认为真景物真感情对意境的营造有不容

忽视的重要作用，肯定了“真”这一审美特征的重要性。王

国维又说：“唐五代，北宋词，所谓‘生香真色’。”[3]五

代词的“真”在上述三位词人的词作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而

李煜尤甚。南唐词的至真境界具体体现在真实生活的再现；

真情实感的抒发。词人描写真实生活的目的就是将内心真实

情感抒发出来，使物与情完美结合，营造出令人如临其境的

至真境界。

二、南唐词意境的建构方式

意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且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其建构方式更是因人而异。就南

唐词而言，其意境建构方式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理

解：

（一）意象的选取

意象是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意境的形成有决定性的

作用，意象的选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意境的基本格调。南

唐词在这方面具有很突出的特色。从渊源上看，南唐词中有

一部分意象明显是承裘花间词而来。

花间词是西蜀社会风气的产物，代表了当时的社会审美

风尚，它除了集中反映了上层社会普遍流行的享乐之风外，

还揭示了该期普遍具有的悲愁心态和以悲艳为美的审美风

尚。花间词则多裙裾脂粉、花柳风月、闺阁绣楼等意象。于

是，这些意象便将词中场景局限在了闺院、朱户绮阁及杨柳

栏杆等建筑空间之中，所营造的意境不出窈深幽约，绮丽香

艳之美。南唐词中李璟词、李煜前期词、一部分冯词都受此

影响。

不过，南唐词对花间词意象并未完全承裘，而是有所摒

弃并加以变化。花间词中裙裾脂粉之气在南唐词中已锐减，

有关自然景物的意象却有增无减，而且又将前者红楼绿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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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树江月的阁楼周遭的自然景观变为水、月、花、鸟等景

观。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清秀丽艳、温柔缠绵的意境中，南唐

词还融入了悲伤的情感。这样，圆月在李煜笔下变为了“残

月”；温庭筠笔下的“朱阁”“绣楼”“别院”在李煜笔下

不但变成了“深院”，连院中梧桐也加上了“寂寞”二字，

成了“寂寞梧桐”。此类意象还有“寒竹”“寒砧”“残

日”“离歌”“胭脂泪”“乱红”等等。在这些意象中，都

融入了词人深深的悲凉之气。总之，南唐词物象精美，辞采

清丽，情因景生，悲凄惨淡，越是美艳，越感凄凉，不见其

词，仅见其意象便已心生悲凉之感。

（二）深于比兴寄托

比兴寄托是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诗人们往往

利用景物描写引出所要表达的情感，利用语言的多义性、象

征性、暗示性达到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或不尽之言见于言

外的效果，造成语曲而意隐、言婉而情深、含蓄蕴籍的艺术

特点，南唐词亦喜用此法以抒情写意。

如前文提到的李璟的《又》上片之首两句，写荷花凋

谢、荷叶凋残，连西风吹动它们时都为之哀叹。荷花荷叶已

零落到了“不堪看”的境地。西风本无情，作者赋予它人格

化的情感，“愁起”实际是为了表达自己胸中之“愁”而拿

它作为寄托罢了。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自己的满怀愁恨，即

下片之“多少泪珠多少恨”。这种以物兴情，利用景物的象

征性、暗示性、多义性写情的手法，使词更加意味深长。

又如前文所提到的李煜《相见欢》，词中写林花匆匆凋

落，又遭风吹雨打，极力写其悲凉。但作者写它的目的却不

在写景，而是借花抒发“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情，寄美

好事物横遭摧毁之悲，很好地运用比兴寄托之法完成了从物

到人事的自然过渡。

总之，比兴之长就在于营造一种若即若离的意境，让

读者分不清何为“物”，何为“我”，何为“情”，何为

“景”，从而达到一种物我同化，情景交融的境界。

（三）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

南唐词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建构意境，其中比喻、拟

人、对比、夸张等手法的运用又最为常见。

比喻手法的运用，如冯词《鹊踏枝》之“似雪杨花吹又

散，东风无力将春限”，将“杨花”比作“雪”，突出了其

色彩、多而散乱、飘飘扬扬的情态，十分贴切。

又如前文言及李煜的《乌夜啼》，词中将“月”比作

“钩”，突出其残缺。又将“残月”作为离愁的喻体。“剪

不断，理还乱”将愁暗喻为一团乱麻，表达心乱如麻之感，

将原本十分抽象的愁绪形象明白地表现出来。再如“问君能

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将愁喻为春水，极言 

“愁”之多、长和深。

对比手法的运用。

如冯延巳《南乡子》中的“芳草年年与恨长”，既巧妙

地以“芳草”喻“恨”，又将二者进行对比。既抓住了两者

相似之处：多而广，且潜滋暗长，日趋增多的特点，又以之

形成对比，形象地表达了“恨”之深

李煜《望江南》的词眼为“恨”，而词中却反其道而

行，不写恨，反写昔日之美好，以今昔对比突出如今沦为阶

下囚的愁苦。

与此不同，《破阵子》另用一法正反都写：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

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

皇辞庙日，教坊

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该词将被虏前后的不同境遇作对比。一正一反，一今一

昔，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词人被俘虏前后的心境，不言悲而自

悲，不言哀而自哀。

拟人手法的运用。

如前文所提到的李璟《浣溪沙》中的“此情惟有落花

知！”，将落花拟人化，赋予它生命与情感。极言胸中离怀

别绪无处诉说、无人理解，只有落花知道。形象地刻画出了

自己愁苦无奈的心境。

又如冯词《鹊踏枝》中将“东风”拟人化，写东风想挽

回春天，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形象地抒发自己对时光流逝

的无奈心境。

再如：

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

强垂烟穗拂人头。

（李煜《柳枝》）

杨柳本无情，而作者却赋情于它，使通其人性而与人相

识，知道人心中的愁怨，并给予慰藉。

拟人手法的好处便在于此：使情感表达真切生动。

夸张手法的运用。

前文所提到的李璟词《浣溪沙》中“沈郎多病不胜衣”

一句，写自己瘦损不堪，连穿衣都觉得负担过重，不能胜

任。目的是极言因愁苦而弱不禁风。

又如冯词《鹊踏枝》中“昼日恹恹惊夜短，片霎欢娱，

那惜千金换”，夸张地表达自己愿用千金去买片刻的欢愉，

极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愁怨。

总之，巧妙运用修辞手法不仅可以让抽象的情感和思想

具体化、形象化，而且可以使词境更加生动、鲜明，对意境

的建构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知，南唐词的意境是以多种建构方法相结合

而营造出来的。它选择内涵丰富的意象来承载情感，又以比

兴手法来含蓄委婉地将自己的心理活动形象化，并用了各种

修辞手法巧妙地表情达意，最后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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